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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
桑树栽培

腌笃鲜

上海桑树栽培的历史较
早，分布也较广，郊区10个县
（区）的许多乡村，在明代以前
都成片种植过桑树，但随着蚕
桑生产的日趋萎缩而逐渐减
少。

到上海解放初期，只在金
山、崇明、奉贤三县少数几个
乡还保留着成片桑园，其他各
县已见不到桑园。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明确
提出了扩种桑树的要求，一些
蚕桑生产基础比较好的地区
纷纷扩展桑园面积。1990年，
金山县扩种桑树800亩，崇明
县扩种桑树1000亩。

品种方面，上海的桑树，有
湖桑、荆桑、鲁桑等品种，大都
来源于浙江。1920年，松江县知
事李恩露提倡种桑，派人赴浙
江采购桑苗万株，还亲自带领
地方官绅在县城西北隅种湖桑
2000余株。
《嘉定县续志》（1930年）

中对荆桑和鲁桑作了描述：
“葚少叶圆大而丰厚者为鲁
桑，宜饲初生之蚕；葚多叶小，
边有锯齿者为荆桑，宜饲三眠
以后之蚕。”

当时虽然还在继续利用
实生桑养蚕，但桑农已经懂得
通过嫁接来改良和更新桑树
品种，并对嫁接繁育桑苗的好
处作了记述。

上海解放以后，逐步用
优良品种替代原有品种，推
广栽植最多的是湖桑32号、
湖桑 197号、湖桑 199号。这
些品种都具有生长旺盛、产
叶量高、叶质优良、适应性强
等特点。

栽种方面，1919年，嘉定
县在农产改良意见中提出速
成法栽桑，称：“其速成法植桑
每方丈约占八株，每亩可种四
百八十株，干高不得过二尺，
每株留三四枝，三年成拳。”这
种栽植方法一直延续到解放
初期。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为
了进一步提高桑叶产量，改进
桑树栽植方法。

在桑田管理方面，早在清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南汇
县知县罗家杰提倡蚕桑，专
门设置了蚕桑局，指导蚕桑
生产，桑田管理搞得比较好。

1919年，松江县知事李
恩露拟定种桑 8条办法，还
编印种桑简说，向农民宣传
桑树的栽植、培壅、修剪、采
叶、除虫等方法，使桑田管理
大有进步。

（摘编自《上海农业志》）

■施敏

“闸北水厂”
为何在杨浦

水厂明明坐落在杨浦，为何偏偏
名叫“闸北”？

答案藏在上海市档案馆泛黄的
卷宗里：“闸北水厂虽地处杨浦，但名
称沿用‘闸北’，系因历史渊源而非地
理位置。”

故事要追溯到1908年。彼时，上
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要求华界宝山路
宝兴里的居民缴纳房租6%的“界外
巡捕捐”，理由是“此处将要接取租界
的自来水”。这一无理要求激起了闸
北官绅的强烈愤慨：难道华界百姓的
用水用电，也要受制于人？

1909年，两江总督张人骏奏请清
廷“上海北市（闸北）设立水厂”。在上
海道道台与商绅李平书等人的奔走
筹办下，“闸北水电公司”应运而生。
他们聘请奥地利工程师恩格尔勘测，
最终选定苏州河广肇山庄北处的“叉
袋角”对岸（今长寿路桥东堍）为厂
址。购地16亩，斥资26万两白银，除
部分筹集商股外，大部分资金由上海
道库调拨。

1911年8月，闸北水电公司正式
竣工。这是中国最早由民族资本投资
建设的水电联合企业。它的诞生，标
志着闸北地区彻底结束了依赖租界
供水供电的历史。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闸北人口
激增，苏州河水质日益恶化，原厂的
产能与水源已难以为继。1924年，公
司果断决策，在殷行乡剪淞桥（今闸
殷路）购地148亩，另建新厂。这里虽
是农田荒僻之地，却紧邻黄浦江，取
水便利且水质优良。

1928年5月，新厂正式运行。至
20世纪30年代，闸北发电厂已跻身
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电力企业之
列，闸北水厂也成为上海主要的供
水源之一。1956年，上海市自来水
公司正式定名“闸北水厂”。尽管厂

区行政区划已属杨浦，但“闸北”之
名始终未改。

因“输送水、电”
而得名的道路

在新水电厂建设的同时，一条特
殊的道路也随之诞生。

1927年，为了将新建成的军工路
水电厂的水和电输送到闸北及虹口
部分地区，闸北水电公司专门修筑了
一条马路，用于铺设水电管线。这条
路从军工路穿越淞沪铁路，向西经过
大八寺（今大柏树一带），一直连接至
闸北柳营路（近八字桥）。

这条路因专为输送水、电而建，
故得名“水电路”。据《上海地名志》记
载：“1927年筑柳营路至军工路剪淞
桥段，名闸殷路。后闸北水电厂因输
送水、电的需要筑此路，故改名水电
路。”

于是，水电路成为沪上唯一一条
因“输送水、电”而得名的道路，直接
反映了其功能属性。如今，走在这条
路上，已难觅当年管线纵横的景象，
但这条路本身，就是上海近代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的见证，默默诉说着闸北
水电公司向虹口、闸北地区输送能源
的往事。

清水桥水塔：
战火中的倔强与重生

那么，这座独特的清水桥水塔又
是如何建成的呢？

这座水塔的建造源于闸北水厂
生产流程优化的实际需求。原水在沉
淀池中经长时间静置后，池底积聚大
量泥沙，需定期以高压水流冲洗。为
此，必须建设一座高位水塔，利用重
力形成稳定水压，实现对沥池的高效
冲洗。水塔建成于1927年，因邻近清
水桥，故得名“清水桥水塔”。

若按当时的惯例，工业水塔多采
用西式圆柱形或倒锥形设计。但闸
北水塔却呈现出一副截然不同的面
貌——中国传统宝塔的模样。

这背后的推手，正是时任闸北水
电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的陆伯鸿。这位
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主张：“水塔虽为
工业设施，亦为城市脸面。”他坚持认
为，华界的市政工程应当体现民族风
格，避免一味模仿西式建筑。于是，设
计放弃了常见的西式方案，转而采用
中国传统八角楼阁式塔。塔身平面呈
八角形，共5层，高28.5米，主体采用
钢筋混凝土结构，外檐逐层收分，筒

瓦覆顶，斗拱托檐，风骨俨然。这一设计
不仅在美学上独树一帜，更有着实用的
科学考量。据当年《上海工程杂志》记
载：“清水桥水塔之八角形设计，使风阻
减少15%，在台风多发的上海实属创
新。”

关于清水桥水塔顶部的铜质宝刹，

流传着一个近乎传奇的故事。1932年
“一·二八”事变中，日军炸弹震落了塔顶
的宝刹。宝刹坠落后，被一位住在附近的
老铁匠悄悄收藏起来。他深知这是水厂
的“镇厂之宝”，便将其藏在自家夹墙中。
老铁匠临终前嘱咐后辈，一定要将宝刹
归还水厂。抗战胜利后，当这件沾满硝烟
与尘土的铜宝刹重新被安放在塔顶时，
在场工人无不落泪。这个故事虽带有传
奇色彩，却是水塔历史中最温情的一笔。

1993年，工厂对水塔进行了大修，
将原混凝土葫芦顶改为更具观赏性的
八角攒尖顶，让这座老建筑在新时代焕
发出新的光彩。

百年工业遗存
焕发新生

时光流转，今日的水厂之内，老办
公楼、出水泵房与水塔皆已列为杨浦区
文物保护建筑。这三座建筑均为1928
年新厂建成时的原始遗存，风格统一，
气韵相连。

老办公楼为二层砖混结构，九脊歇
山顶，飞檐翘角，檐下斗拱有序，青砖清
水外墙，筒瓦屋面，尽显端庄大气。出水
泵房则为灰瓦硬山顶，檐下亦排列斗
拱，青砖墙、红门窗，简朴中不失精致。
这三座建筑，既遵循中式传统法式，又
融合近代工业功能所需，是上海近代公
用事业史的珍贵实物。上海市建筑学会
在《近代工业建筑保护白皮书》中高度
评价：“清水桥水塔的中式设计，是上海
工业建筑‘去殖民化’的早期实践，其八
角形结构对后续水塔建设产生了直接
影响。”

2023年底，闸北水厂启动深度处理
改造工程。改造方案特别强调对文保建
筑的保护与再利用，将历史遗存、周边
环境、整体街坊统筹考量，意在让这座
百年水厂焕发新生，成为城市文化的新
地标。

闸北水厂的百年历程，是中国近代
城市公用事业发展的缩影。从抵制租界
捐税到自建水厂，从苏州河畔到黄浦江
边，从西式模仿到中式创新，每一步都
刻写着民族工商业在艰难岁月中求生
存、求发展的足迹。

水塔不语，兀自伫立。但它却在无
声地讲述着那段历史。若你走到闸殷
路，不妨抬头望一望那座八角飞檐的宝
塔，它不是寻常水塔，它是上海这座城
市记忆的活化石，是一段不该被遗忘的
故事。

一座塔，一条路
一段百年沧桑史

杨浦区闸殷路65号，绿树掩映深处，一座八角飞檐的
宝塔静静伫立，额匾刻有“丁卯孟春”纪年。它不是寺庙中
的浮屠，亦非园林里的楼阁，而是一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
工业建筑——闸北水厂的“清水桥水塔”。

这并非寻常水塔，它是国内首个将传统宝塔形制用于
工业水塔的实例，曾被《申报》称为“上海工业建筑的民族
化典范”。

每当晨曦微露或暮色四合，塔影婆娑间，仿佛能听见
那段关于民族自强与城市记忆的吟唱悠远回响。

万水归海

清水桥水塔位置示意图
金涛 制图

清水桥水塔 图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世纪杨浦》（2007年版）明信片

修缮后的闸北水厂 图源：公众号“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

连 载

山西行培育了长年的友谊

上寺与下寺距离不远，但去上寺要
爬山，吃力，下来却轻松，所以当地人
说，上去五里，下来一里。之后，他们爬
坡到上寺去。

进了上寺两座大门洞，迎面就是天
井当中高塔的底座。梁思成夫妇顿时兴
奋起来。因为，这种古怪的放置法是唐
代佛教建筑所特有的。后世的建筑，一
般在这种天井当中有两座塔，在寺庙中
轴线两边各有一座。费正清夫妇曾听梁
思成说过，他和林徽因做梦都想找到一
座唐代的木结构建筑。

眼前这座塔显现出唐代建塔风格，
他们的精神不禁为之一振。如果能在塔
中找到唐代印记的蛛丝马迹，再到寺院
四处寻找更多佐证，也许梦想就要实现
啦！仰望那塔，十分壮观，令人肃然。这
塔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里面每一层阶
梯的转弯衔接处竟然是悬空的。费慰梅
笔记里留下了当时的感受：

那八角宝塔有十三层高，全部由
彩色琉璃瓦覆盖，在太阳光下熠熠发
光……我们决定上去，而决想不到这将
成为多么惊心动魄的一次冒险。阶梯很
暗，砖级窄而浅，坡又很陡。唯一的亮光
来自每一层在厚厚的外墙上开的一个
朝向太阳、大约有3英尺高和2英尺宽
的一个小口子。我们排成单行摸索着向
上爬。当我们走完第一段阶梯的时候才
惊奇地发现没有歇脚的平台。当你的头
撞上一块板子时你才知道已经走完了
一段阶梯。你只好在那里转过身来并跨
过悬空的缺口到另一段阶梯的头上。在
这种危险的活动中，你要稳定自己的身

体，就得挪开墙上这儿那儿的一块砖
头，找一个扶手。这一切听起来真够吓
人的，可是这个建筑是如此精确，当我
们往上爬去时我们很快就学会怎样跨
过缺口，从哪里能找到扶手。

梁思成腿有点瘸，林徽因身有痼
疾，但崇高目标与希望鼓舞着他们居然
一级级攀上了塔顶。他们在塔里仔细查
看每一个角落。梁思成甚至手膝并用，
爬上采光的小窗口，果然有所发现，在
琉璃瓦上居然隐隐约约看到年代记号。
他喜出望外，但擦清一看，才发现塔是
明代的。下了佛塔向寺僧了解，才知道
广胜寺虽初建于唐代，但以后毁于地
震，重建时模仿了当初建塔的样子。

下了塔，到大殿，果然佛像众多，金
碧辉煌，栩栩如生，令人目不暇接。细加
端详，雕塑工法无不堪绝。忽见一僧人
经过堂前，梁思成双手合十对他说：“弟
子求见长老，劳通报一声。”一会儿，长
老颤巍巍从里间出来，他看梁思成模
样，戴着金边眼镜，斯斯文文。梁思成恭
恭敬敬地用双手奉上一张名片。长老从
僧衣宽大的领口摸出一副眼镜戴上，一
看名片，愣了一下，显出几分肃然，试探

问：“看过下寺的壁画？”梁思成点点头，
回道：“弟子细览了一炷香工夫。”长老
颇有点吃惊，观察着梁思成的表情，似
乎要在那里找出什么答案，又说：“施主
有何见教？”梁思成久久没应答，双手抄
在身后，仰望殿上佛像，虔诚地说：“弟
子乃俗世凡人，佛门谈佛，有失冒昧。”
长老答：“无妨，无妨，出家人慈悲为怀，
广纳善言。”梁思成仰视殿顶，口中念念
有词道：

菩提原是树，树下本有人。而今世
道异，疑是非旧颜。

长老一听，为之一震，原先拨动佛
珠的手指，动作渐渐慢了下来，他看
出对方果然是行家，遂支支吾吾道：
“不……不瞒施主，贫僧到此时，下寺
即是如此。不过，听前任住持说过，广胜
寺地处偏僻，香火日衰，加之战事连连，
年景不好，寺院久久无力修缮，有些佛
像壁画日渐风化脱落，寺院建筑殿堂
也有倾倒坍塌危险。广胜寺是千年古
刹，实属地方胜景，眼看寺院日渐破败
却无计可施。恰好有美国商人见壁画
精美，有意出资一千六百大洋求购收
藏。寺僧与地方士绅商议，与其像毁画

烂，全寺覆没，不如卖画求全。于是下寺
壁画被切成大小不等百余块，分装七十
多箱，漂洋过海，运往美国。然而一千六
百大洋仍不够修缮开支。因为广胜寺诸
神明恩泽四方，保四乡安宁，享誉远近，
甚得信众崇敬，为重建寺庙，信众纷纷节
衣缩食，捐钱出工。但所筹资金尚不足开
支，寺僧们就远出化缘。寺里有位知客
僧，年事已高，熟谙佛典，讲经说法，无一
不通，曾多次外出做水陆道场，敬奉施主
众多，人缘好，地道熟，自告奋勇，带着一
个小沙弥云游化缘。过了许久，众僧陆续
回寺，唯不见知客僧。过了年余，还是杳
无音信。有一天暮色苍茫之中，寺僧关山
门，只见门前石阶有黑影坐着，近前一
看，竟是小沙弥，身边放着小包袱。他双
手合十，面向当初随师父出行的方向，独
坐遥望。原来，知客僧年老体衰，远行千
里，风餐露宿，栉风沐雨，正逢时疫蔓延，
染病不起，不幸身亡。临终交代，无论如何
也要把化缘所得银两送回广胜寺。”梁思
成听罢，仰望寺中佛像，只见个个慈眉善
目、栩栩如生，长叹了一口气。

山西这一段共同的生活，让费正清夫
妇对中国内陆的贫穷与落后有了更多感
性认识，并对梁思成夫妇的内心世界与个
性有了更多的了解，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费慰梅日记里这样总结道：

这一星期我们朝夕相处，喜怒与共，
孕育了长年的亲密友谊。

对于以研究中国为其终身事业的费
正清来说，梁思成夫妇几乎就代表了中
国。之后，经过几番风风雨雨的历史变迁
与人生变故，他们的友谊与感情历久弥
坚，长达数十年，以至于费正清后来情不
自禁地说：“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好像没
有了半个中国！”

（二十二）

陈宇 著

中国情缘
费正清和他的朋友们


